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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牛肉面"的英译
曾泰元

! ! ! !兰州牛肉面红遍大江
南北，堪称是全中国能见
度最高的面条，并曾获中
国烹饪协会评定为“三大
中式快餐”之一，享有
“中华第一面”的
美誉。
遗憾的是，比

起另两大中式快餐
的北京全聚德烤鸭
和天津狗不理包子，兰州
牛肉面似乎还没登上国际
知名的英文媒体，在英语
世界的能见度明显偏低。
英文译名方面，北京烤鸭
是 !"#$%& '()#，包子是
*+,（或 *-,.$），此二者早
就约定俗成，并均已收录
于大型权威的英英词典。
然而，兰州牛肉面的英文
译名却是各行其是，权威
的英英词典亦尚未收录。
“兰州牛肉面”的英

文，常见的有 /-%.0,(

*""1 %,,23" 4,(5（字面
义“兰州牛肉面条汤”）、
/-%.0,( *""1 %,,23"4（字
面义“兰州牛肉面条”）。
此外，也有译自“兰州拉
面 ” 的 ， 如 /-%.0,(

0-%2 65(33"2 %,,23"4（字
面义“兰州手拉面条”）、
/-%.0,( 478"7)0"2 %,,23"4

（字面义“兰州抻扯面
条”），以及全音译的
/-%.0,( 3-9$-%（兰州拉
面）。英文的《维基百科》

（:$#$5"2$-） 以 /-%.0,(

*""1 3-9$-%（字面义“兰
州牛肉拉面”） 为条目，
收录了兰州牛肉面。
看着这些林林总总的

翻译，不免让人心生困
惑，这“中华第一面”的
英文到底是哪个？还是另
有答案？
答案不急，先澄清一

个概念：地方美食具有鲜
明的文化特色，美食音译
向来是国际惯例。单讲面
食，各色的意面风行全世
界，其英文是直接挪用，
相当于音译。就以最常见
的 45-&0"77$（意大
利面）为例，此乃
照搬自意大利文，
没人按字面翻成
3$773" ),82 %,,23"4

（细绳子面），因为这样不
仅间接拗口，文化特色丧
失泰半，还容易造成理解
上的障碍，让人迷失在众
多类似的名称中。
远的有意面，近的有

中、日两国的面。中国的
)0,; 9"$%（炒面）、 3,

9"$%（捞面）是音译，日
本 的 8-9"%（拉 面）、
(2,%（乌冬面） 和 4,*-

（荞麦面），也是音译，全
都是行之有年的固定英
文，也早就收录于权威的
英英词典之中。

倘若我们依汉语拼
音，把“兰州牛肉
面”翻成 /-%.0,(

%$(8,( 9$-% 如何？
大家是冷嘲热讽？
是存疑理解？还是

认同点赞？
且听我道来。兰州是

地名，音译是唯一的选
择，只有拼音系统的不
同，没有其他的可能性。
但“牛肉”的英语明明是
*""1，音译为 %$(8,(，不
是让人匪夷所思，笑掉大
牙？未必。“和牛”为日
本品种的顶级牛，英文直
接 音 译 作 :-&<(（:-

“和”，即“日
本 ” = &<(

“牛”），而不是意
译 的 >-5-%"4"

)-773"（日本牛）
或 >-5-%"4" *""1（日本牛
肉），此 ?-&<(是餐饮界
的规范用词，早已见诸各
大权威的英英词典。谁说
有现成的英文就不能另辟
蹊径？有前例可循，把
“牛肉”音译为 %$(8,( 为
何不行？

至于“面”，英文里
虽有基本 词 汇 %,,23"4

（面条数量常多于一，用
复数），然同上述的牛
（&<(），音译何尝不可？
况且，英文里有来自中文
的 9"$%（如 )0,; 9"$%

“炒面”、 3, 9"$%“捞
面”） 与 9"%（如 8-9"%

“拉面”，日本拉面源自中
国）。另外，9$"%（“面”
的威妥玛拼音） 和 9""

（“面”的闽南语转写）一
样为英语所用，且收录于
世界最大、最权威的《牛
津英语词典》 （@A1,8'

B%&3$40 C$)7$,%+8<，略作
@BC）。准此，孰谓音译
的 9$+%不可？
综上所述，把“兰州

牛肉面”音译为 /+%.0,(

%$(8,( 9$+%，绝非信口开
河，亦非无的放矢，而是
体察语言本质，通过鉴往
知来，加之深思熟虑后的
英译。答案，有时不须拐
弯抹角，反而藏在直接的
简单里。
地方美食采取音译是

条正道，“兰州牛肉面”的
英 文 是 /+%.0,( %$(8,(

9$+%，“兰州牛肉拉面”的
英 文 是 /+%.0,( %$(8,(

3+9$+%，“兰州拉面”的英
文是 /+%.0,( 3+9$+%。当
然，兰州牛肉面的国际知
名度尚未打开之时，如此
音译，英语人士必不熟悉，
需辅以简短的英文解释。
咱们的兰州牛肉面养

在深闺人未识，只要做出
让人向往的价值，佐以到
位的宣传，让人心生仰
慕，必能近悦远来，在全
球的饮食舞台上逐渐占有
一席之地。届时，音译的
/+%.0,( %$(8,( 9$+%也就
水到渠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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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的怀想
张怡微

! ! ! ! 博士毕业的时
候，我的导师送了我
半箱子 DEC，其中
有 《半生缘》、 《杜
十娘》、 《怨女》 等

等老片，她对我说，“这是我以前
上国文通识课的时候用的，以后你
给别人上课，也可以用。”那时候，
我的行李箱已经整理好，满满当
当，像装着一个家。于是我看着那
一大堆带壳的电影碟片，内心实在
有点震惊。我不知道老师知不知道
这些网上都有，但我还是将它们都
带回来了。我记得老师还对我说，
她很喜欢潘虹演的杜十娘，觉得她
好漂亮。
过年时候整理东西，我将这些

DEC 都归置在一起，像一种温暖
的纪念。我不知道我还有没有机会
用影碟机播放这些电影，像使用从
前的录像带、卡带、投影仪、FGH

英寸磁盘一样充满怀念。仔细说起
来，记忆深处的那些老机器，也并
非是很久以前就彻底离开了我们的
生活。事实上直到去年 I月，世界
上最后一家录像机生产商日本船井
公司才真正停止录像机产品的生
产。尽管 DEC早就取代了它，但
它真正离开我们，居然是去年，携
带着《古惑仔》、《唐伯虎点秋香》
的记忆，彻底走入了我们远去的童
年。
总是在不经意间，技术的演变

已经深入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
比方我现在的电脑已经没有光驱，
我也不再用影碟机看电影。记得上
大学的时候，我还是盗版碟的老主

顾，省吃俭用买电影看，那些老板
跟我开的玩笑我还记得，现在人去
楼空，所有的采购经验如幻梦。那
些用透明塑料袋或塑料壳装的七块
到十二块一张的光盘，曾经是我最
喜欢的东西。不久以前似乎这些东
西都在手边，但很奇怪，仿佛突然
间，就都不见了。盗版的很难找，
正版的也不常见。流媒体势如破
竹，J站更是热闹得如火如荼，通

过弹幕，边看电影边和两年前某人
公开聊天，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
事情的变化虽然残酷，却并非

毫无预兆。我有个好朋友曾在美国
留学，业余时间则在环球唱片实
习。到这间公司的的第一个月，她
的工作就是把 EC 外包装全部撕
掉，只留下壳，因为唱片已经卖不
动了，壳还可以用。她撕了整整一
个月，心情很复杂。她说，“这是
我以前最向往去工作的地方”。许
多年后，因为很喜欢周蕙版的《东
山一把青》，我特地去音像店买了
EC。但我既没有音响，连光驱都
没有。买了 EC我也听不了，我只
是在心里默默觉得，EC可能还没
有消亡。趁它还在，可以留个纪
念。
“物”的美妙在于，它有它的

物质形式，更有它的想象空间，有
它的寄情、同情，有岁月的味道。
去年年底，有次和张新颖老师聊

天，我问他们以前是怎么印论文
的，又没有电脑。他说，你这么一
说我倒想起来了。他们要从复旦坐
车去一个渡口，然后坐船，去崇
明。到了崇明呢，要住在印刷店的
人家里。他们的鸡啊鱼啊都很好
吃，不用钱，对学生来说，比学校
吃得好多了。然后，工人开始排
字，排的时候他们还可以继续修
改论文。这样要花费个几天，再
回上海，总而言之是很开心的一
个旅行。但我们现在刊印论文很
方便，旅行就消失了。消亡的是
旅行。
我不算是个怀旧的人，匆匆忙

忙地过日子，来不及想得太多、想
得太细。近来又听说，许多小朋友
的考卷也都在 $K-2 上完成，学校
里印发纸质的考卷，成了不怎么常
见的事，这听起来多令人惊讶。
作为一个许多人眼中的“年轻

人”，我也是写过油印试卷的“上
一代”人了。即使做不出题目，还
能闻到浓浓的油墨味的考场，恍如
隔世。那些用手写题目考我们的老
师，去哪儿了呢？从出题、到刻
写、到油印、到吹干……不管是哪
一科目的老师，都要参与这种“手
艺”的制作过程。我们写着写着，
手腕上会有一排排黑印，弄得不好
还会擦到脸上。到底是哪一天开始
用上了电脑排字呢，不记得了。哪
一天用上真正的白纸做的考卷呢？
也不记得了。如今小孩子都用电脑
做题，这样的事和谁细讲呢？

二十世纪已经飞也似的过去
了。惟将旧物表深情。

道听途说长见识
周珂银

! ! ! !朋友舍下做客，我欲泡一
壶普洱菊花茶招待，起开一听
茶叶罐，从里面取出几小块普
洱茶，投入茶壶。朋友面露惊
喜之色：“这个办法不错，咋
弄的？我家也有一块普洱茶
饼，硬邦邦的，每次需要的时
候，都得用力掰，要么掰不
动，要么就一大块，真是吃力
煞了。”我笑呵呵地说这个办
法是我从外面淘来的。朋友见
我半真不假的样子，还以为我
在故弄玄虚，其实还真是这么
一回事，有时在外面看看野
眼、听听闲话，还真能淘来不
少常识和见闻。
就拿普洱茶来说，以前我

和朋友一样，也是用力掰，一
副咬牙切齿的面相。然有一

次，在一
家茶餐厅

干坐着等人，邻桌有几个中年
男女正在闲聊，正听见一个女
的在说起普洱茶饼难掰的话
题，我连忙竖起耳朵，仔细聆
听。又听一个男的说：“这个不
难，我有一招，你将普洱茶饼连
同外面包裹的一层纸一起放在
一只盘子里，然后放进微波炉
里稍微转转，取出来后，那块茶
饼就会变得松松脆脆，你只需
轻轻剥落就行。”听闻这个妙
法，我如获至宝，回到家来如法
炮制，果然轻松搞定。
记得又有一次，邻居从农

家乐游玩归来，送我一袋称之
为圣果的小番茄，说是每日当
水果吃营养颇佳。只可惜我家
不好这种吃法。正在犯愁，那
日走在大街上，一个女人的话
音刮进我耳朵：“现在的番茄
淡几几的，一点也不好吃，最

好是拿小番茄来炒鸡蛋，这样
炒出来的味道才叫浓郁……”
循声望去，走在我前面的两个
女人正在交流烹饪心得。呵，
还真是一个好办法，我咋就没

想到？当晚便拿小番茄炒土鸡
蛋，再撒上一把葱花，一盘菜
端上桌，不仅秀色可餐，老公
品尝后更是赞不绝口。
当然，不只是一些生活小

知识，还会遇到让人莞尔的八
卦。有一次在一家水果店里，
见两个营业员，一个姑娘和一
个小伙在对话。姑娘问道：
“你这次回老家，相亲相得咋
样？”小伙子叹口气：“家里

人都忙着为我选对象，就这么
几天工夫，一下子就相了三
个。”“可有中意的么？”姑娘
又问。当时我正在挑选水果，
本无意听这样的闲聊，更何况
是三个对象的复杂故事。不料，
小伙寥寥数语，竟让我听了个
全过程。他道：“第一个很无语，
第二个很奇葩，第三个又很纠
结。”我不得不佩服现代流行语
的简约和意趣，只需稍稍脑补
一下，便可猜测到他三段相亲
的大致状况。
有时，又会冷不丁从一个

普通人的身上听到精辟性的语
言。有一晚上，与朋友聚会
后，我们在一家酒店的大堂里
寒暄告别。忽闻一个高八度的
声音在呵斥员工，挨训的是个
稚气的女孩，看上去只有十八
九岁的年龄。原来有一沓二折

页的该
酒店广
告 页
面，被这个女孩折叠得歪歪斜
斜，一个领班模样的负责人正在
责令女孩返工。那女孩边重新折
叠边嘟哝着：“折就折呗，何必这
么凶巴巴的，人生嘛本来就是这
样折来折去。”瞧她一副委屈的样
子，我们都被她的话逗乐了。没想
到一个外来的打工小姑娘居然能
说出这般富有哲理的感悟，想必
这样的体会不是在书本上能够得
到的。
人生百态，气象万千，正所

谓社会是一所学校。大街上的道
听途说，虽不似“行万里路”那
般豪迈，却自有其鲜活生动的独
特风情。而较之书本上的奇思妙
想，则更有一番活色生香的
“FC”感受。

早安!小斑鸠
程海芗

! ! ! !一双小斑鸠终于破壳
而出了。它们毛绒绒蜷缩
成一团的样子令人心生爱
怜。我默默地对它们说：
“早安！小斑鸠。”

这真是一个不同寻常
的春节。一对珠颈斑
鸠筑巢、生蛋、孵
蛋，这一切就发生在
窗外的花架上。在这
个寒冷的季节，它们
能不能如愿以偿地孵
化出新的生命？我和我的
家人因此而牵肠挂肚。
我家阳台外面，左边

装了一个伸缩式晾衣架，
右边是一个花架，里面种
植了几盆花草。小年夜前
一天早上，我去阳台晾衣
物。刚打开窗户，忽然一
只像鸽子一般的鸟从花架
中飞跃而起。开始我也没
在意，鸟雀飞来歇息觅食
是常有的事情，不足为
奇。但等到晾好衣服我才

觉得有点不一样，这只鸟
停留在隔壁人家的空调室
外机上，并没有飞远。再
看看花架，发现花叶明显
被修整过，花盆里还堆积
了一些细细长长的枯枝。

我恍然大悟，这是要筑巢
的节奏啊。

我关好窗退回阳台，
期待着这只鸟回来安营扎
寨。仅仅片刻之间，它便
飞回到花架上。没多久，
又飞来另一只同样的鸟，
嘴里还衔着一根枯枝。两
只鸟围着花盆忙碌了几分
钟，一副泰然自若的样
子。
一直到傍晚时分，窗

外连续传来“咕咕咕、
咕”的声音，我走到阳台
一看，不远处有一只鸟正
好飞过来，匍匐在花盆的
那只起身飞了出去，而花
盆里赫然有一只白生生的
鸟蛋。
当天晚上，我们夫妇

俩忙着上网搜索、对比，
我还发了几张照片到朋友
圈里求助，最后确认这种
鸟的名字叫珠颈斑鸠，进
而还了解到一些珠颈斑鸠
的生活习性。例如，“一
夫一妻”制，双方轮
流孵蛋，经常占用民
居的屋顶、阳台筑
巢，鸟巢里始终干干
净净，等等。有一个
帖子说，珠颈斑鸠生

了一个蛋以后，隔一两天
还会再生一个蛋。果然，
大年夜傍晚，我看见花盆
里已经出现了第二只蛋。
珠颈斑鸠换班前，孵蛋的
那只会发出“咕咕咕、
咕”的叫声，召唤另一只
鸟回来。这也为我们观察
鸟巢里的状况提供了及时
的信号。
珠颈斑鸠孵蛋是极其

专注和刻苦的，这么冷的
天，匍匐到那里一动也不
动，偶尔变换一点方向，
也是很轻微的。自从修筑
了这个鸟巢以后，它们更
是一副“主人翁”的姿
态，心安理得地在花盆里
孵蛋。我去晾衣物，它们

不理不睬，我举着手机靠
近拍照，它们也视而不
见，全然没有第一次相见
时的惊慌和陌生。春节里
有几天下小雨，我在花架
上扎了一顶雨伞，珠颈斑
鸠也不为所动，我忙我
的，它孵它的。
在那些天里，我的耳

畔经常会响起“咕咕咕、
咕”的声音。我曾经担心
一动不动的珠颈斑鸠受不
了冬夜的寒冷和饥饿，也
担心过那两只新生的蛋会

缺少足够的温暖而不能孵
化，我想过为它们搭棚取
暖，或者撒一些小米方便
它们觅食。但我家先生反
对我这样做，他劝我说自
然界动物界自有一番气
象，还是顺其自然为好。
欢欢喜喜的时刻就在

这一天天的期待中到来
了。元宵节前一天早上九
点多，窗外又响起了“咕
咕咕、咕”的鸟叫声，我
快步走到阳台窗前，看见
两只珠颈斑鸠正在换班。

与往日不同的是，下班的
那只有些恋恋不舍，接替
上班的那只好像在驱赶着
它。再看花盆里，只见两
只小斑鸠轻轻扭动着身
体，旁边是两个破了的
壳。谢天谢地，终于成功
了！上班的那只珠颈斑鸠
（很遗憾，我至今不能辨
雄雌），先后两次衔走了
蛋壳，然后便安安静静地
匍匐在两只小斑鸠的身
上。生命的哺育刚刚开
始，我为它们祈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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